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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康熙帝打开一份奏
折，是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
(1718年1月11日)巡抚李发甲所写，
奏报湖南秋收丰裕、十二月初四至
初八瑞雪盈尺等。对于此类奏折，
康熙帝一般都写“知道了”三个
字。可不知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竟然写成了“知道子”。他也没有
多看一眼，就将朱笔批过的奏折装
回了套封。

李发甲乃至今天的读者看到
“知道子”三个字，第一反应，肯
定是——— 呵，笔误。的确，康熙帝
在奏折上所写的“知道了”，至少
一千三百次以上，只有这一次写错
了。这是笔误无疑。

“奏摺(折)”亦是康熙帝朱批
的常用字，但有两次写成了“奏
習”。这也是笔误吗？

晒晒朱批上的“笔误”

仔细翻看康熙帝的朱批，会发
现有不少错别字。康熙帝是用繁体
字书写，以下除个别情况，只用简
化字，达意即可：

“张云翰有几各(个)儿子？”
/“不打(搭)浮桥，从卢沟桥回鸾
(銮)”/“不暗(谙)节气”/“总兵
关(官)朕即补去”/“浙江米价自
溅(渐)平和”/“近京各处察矿沙
(砂)原是有的”/“事关钱量(粮)”
/“近夹(来)惟恐雨多了”/“若不
关蜜 (密 )事无防 (妨 )”/“不可速
(疏)忽”/“人心不服，讓(嚷)到京
中”，等等。

康熙帝朱批中的这种错别字，
主要有两种情况 (划分不是绝对
的)：

一是同声而错。如将节气的
“处暑”写作“出暑”；“封疆大
吏”写作“风疆大吏”；“满洲”
写成“满州”；“以后”写成“已
后”；“除根”写成“出根”；
“犹恐失调”写成“犹恐矢调”；
“皆无凭据”写成“皆无平据”；
“难以凭信”写作“难以评信”；
“治法甚好”，写成“知法甚
好”；“尔灾非浅矣”写成“尔灾
非潜矣”；“白莲教”写作“白廉
教”；“沙漠”写成“少漠”，等
等。

二是形近而错。如“口外”写
成“四外”；“米價 (价 )”写成
“米贾”；“部费都免了”写成
“部费都兔了”；将“兔脱”写成
“兒(儿)脱”；宛大二縣(县)写成
“宛大二懸(悬)；地名的“漳泉”
写成“章泉”；“夏”与“憂

(忧 )”不分；“左手”写成“在
手”；“风俗不醇”写成“风俗不
惇”，等等。

以上种种，似乎难以用“笔
误”一概而言。康熙帝在奏折上写
错别字，已不是新话题。古往今
来，除了不会写字的人之外，人人
都会写错字(包括笔误)。那康熙帝
的错别字有什么值得深思之处吗？

勤奋习字 四处留名

北京故宫现在保存有顺治帝习
字时的册页，就如同今天儿童的描
红一样，时间约是顺治十三年
(1656年)秋到顺治十五年夏，也就
是顺治十九岁到二十一岁之间，这
表明此时顺治帝练习汉字还处于起
步阶段。如果康熙帝也是此等水平
的话，出现上面的那些错别字，倒
真是情有可原。那么康熙帝的实际
情况怎样呢？

康熙帝自己说：“朕自幼好临
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
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
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
好。”这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

他五十岁时所说的一段话，推算起
来，康熙帝十来岁即开始练字了。

他还说：“朕自幼嗜书法，凡
见古人墨迹，必临一过，所临之条
幅手卷将及万余。赏赐人者不下数
千。天下有名庙宇禅林，无一处无
朕御书匾额，约计其数，亦有千
余。”

康熙帝赏赐题匾有那么多吗？
是自吹自擂吧？——— 还真不是。据
入值南书房的查慎行记述，康熙四
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1702年12月26

日)，康熙帝在乾清宫，一次就发
御书一千四百二十七幅，以备颁
赐。四十四年八月，查慎行在避暑
山庄看了记载有颁赐时间的带编号
册簿，康熙帝所写“大而匾额、堂
幅，小而卷轴、斗方、册页，以及
纸扇”，已不下三万号。查慎行感
慨：“自古帝王宸翰，未有若是之
多者。”

康熙帝写字之早，之勤，之
多，足堪称道。然更值得注意的
是，现在保存的汉文奏折基本上都
是康熙四十年以后的，换言之以上
列举的那些错别字，大多也是在此
之后写的。我们不禁好奇：天天写
字的康熙帝，为什么还会写这么多
错别字？

“不起稿”的背后

康熙帝颇为自负的一句话提醒

了我们：“凡批答督抚折子及朱笔
上谕，皆朕亲书，并不起稿。”朱
批不起稿，就是拿起笔即兴在奏折
上书写。而康熙帝颁赐的书法是可
以起稿的，不满意就不必拿出来。

宋荦《迎銮日纪》一书，写的
是他在江宁巡抚任上于康熙三十七
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接驾的经
历。其中有许多康熙帝赐书法的事
例，仔细分辨就可以发现，几乎都
是拿来就直接赏赐的，也就是说事
先已写好。

当然也有难得的康熙帝现场书
写场景。如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初九
日(1703年3月25日)在金山，宋荦乞
求皇上为自己的一处田园赐写“西
陂”二字。康熙帝说：“朕本好
书，尔求之甚力，且尔七十岁人，
朕不忍却。”然后“走笔”作
“西陂”二大字。“走笔”表明
宋荦目睹了康熙帝现场写字。有
趣的是，康熙帝回到行宫之后，
命侍卫从宋荦手中，将所写大字
取走，而是将重新写的一幅，赐
给宋荦。

关于康熙帝写字，下面两个故
事很有名：一是康熙帝在泰山，本
想题写“而小天下”，一落笔就将
“而”上的一横给写低了，这时能
文善书的宠臣高士奇在旁救场：
“陛下非欲书‘一览皆小’四字
耶？”

再一次是康熙帝南巡到杭州，
欲题写灵隐寺匾额，一上来就将
“靈(灵)”字的“雨”字头写得太
大，下面难以写就，又是高士奇书
伪装磨墨，写“雲(云)林”于掌心
以示，救了驾。虽是野史，但似可
以用来说明，康熙帝写字的“现场

感”较差。
一般说来，起稿与不起稿更多

的可能是会影响书法展现水平，与
写字的正误没有太大的关系(不是
一点关系都没有)。康熙帝的屡屡
“笔误”，原因仅仅就是如此吗？

只有认真翻阅康熙帝的朱批，
才能真正领会“不起稿”暗藏的玄
机，因为不少朱批中保留有先写
错、后来再改正的痕迹，而这在康
熙帝的赏赐书法中是绝对见不到
的。如：

先写“麦秋已热”，后来将
“热”字改为“熟”字；“情行着
速报来”，“行”改作“形”；
“西边用银，部可以发军帑，
“军”改为“库”；“直隶山西爻
界”，“爻”改为“交”；“总
督 ” 的 “ 督 ” 下 面 先 是 写 成
“貝”，而后又予改写，等等。

尽管最终改对了，但这些改
写，分明表示他还没有完全掌握
这些字。朱批中数次出现“风疆
大吏”，却也有写对“封疆大
吏”的时候；“蜜奏”“蜜折”
有一些，但也写对过“甚密”。
另，“噬”“秧”“嫌”等字，
他的写法只是跟着感觉走，如将
“嫌”写成“女间”、“噬”写成
“口堇”、“秧”写成“禾英”。
以上种种，都表明他对汉字的掌握
不稳定。

真的是“无一而不通”吗？

可以说，康熙帝不起稿的朱批
中的错字，与书写审美的关系不
大，却与他的汉文水平，大而言
之，与他的学问有密切相关。虽然
他曾自称，从八岁登极起，即勤勉

好学，“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
未少辍”。而且是认真识字：“朕
自幼读书，问有一字未明，必加寻
绎，”直到明白于心为止。

康熙帝有时批评臣下“字言不
通”，而他的朱批中也有字句似不
通顺者。如：

苏州织造李煦刻《佩文韵
府》，将样书上呈，康熙帝朱批：
“此书刻得好的极处。”不知确切
讲什么，反正知道是在表扬了。

康熙帝有次朱批：“此折奏的
是，须要小心，不可绕害百姓。”
或许他想写“残害”，由can(chan)

音想到了“缠绕”，后不知怎的写
成“绕”。莫非他在下笔的一瞬
间，也是这么绕来绕去的？

康熙帝在一请安折上批道：
“朕体安善。近闻尔之声名颇好，
但身子虚弱多病，不出掺演等语，
未知是真？”这“掺演”不知是什
么意思？

康熙帝曾自诩道：“朕之清
字，亦素敏速，从无错误。”自认
为满文(清字)好极了，汉文掌握如
何，他没有明确提及，但说过：
“对于大臣所上的章奏，见有错
字，必行改正。”俨然他的汉文好
得也可以。现存奏折上，能够看到
几处他改过的字，如：

康熙五十六年二月十五日
(1717年3月27日)直隶总督赵弘燮奏
折中写有“御制法蓝盖碗”几字，
康熙帝在“蓝”字旁用朱批写了
“琅”字，他的改动是正确的。但
令人不解的是，他在五十九年二月
初二日(1720年3月10日)江宁织造曹
頫所上奏折里朱批道：“……磁
器、法朖之类……。”这个“琅”
字他自己反而写错了！

更有不可理喻者。苏州织造李
煦的奏折提到“癸巳”，这是指康
熙五十二年 ( 1 7 1 3年 )。康熙帝在
“巳”旁边，写了一“己”字。他
分明是将对的改错了。

曾国藩在《〈国朝先正事略〉
序》中称颂康熙帝：“上而天象、
地舆、历算、音乐、考礼、行师、
刑律、农政，下至射御、医药、奇
门、王遁、满蒙、西域、外洋之文
书字母，殆无一而不通。”然而，
康熙帝在“不起稿”的情况下写了
那么多错别字，甚至连天干的
“己”与地支的“巳”都分不清
楚，这令他“无一而不通”的光辉
形象，多多少少打了折扣。

（文/董建中 来源：《中国
经营报》）

白字康熙帝：朱批上的那些错别字

康熙帝朱批上的错别字。

《道德经》是我国第一部私家
著述，系道家哲学的重要来源、诸
子学的开山之作，也是重要的文化
经典之一。

《道德经》内容包罗万象、
文意深奥，以“尊道”而“贵
德”为宗旨，既论述宇宙本源、
万物化生等形而上问题，也阐述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
“内圣外王”之学。如果要择选
一二言作为入道的法门，则“反
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无
疑是最为重要的真言之一。它的
意思是指道生万物，故道是万物
的本源，万物的持存在于归返根
本，保有“柔弱”。

这个道理简洁而玄奥，可联系
几则故事加以说明：

老子年幼时，追随商容学道。
商容是春秋末期齐桓公的大臣，精
通天文历法、礼仪外交和王霸之

术。某日，商容自知时日无多，便
召见门下弟子。当时，少长咸集，
恭立榻前，但都没有哭哭啼啼。因
为道家讲求人只是阴阳之气的赋
形，暂寄天地之间而已，终究尘归
尘、土归土，所谓“死”不过是外
在的游子归家罢了。

老子立在诸弟子之前，问道：
“先生病情深重，还有什么遗教要
说的么？”商容平和气息后，张开
嘴巴问道：“我的舌头还在吗？”
老子答：“在。”商容又问：“我
的牙齿还在吗？”老子答：“不
在。”商容进而问：“你知晓其中
的道理吗？”老子回答：“舌头的
在与持存，不正是因为它的柔弱
吗？牙齿的不在与难以持存，不正
是因为它的刚强吗？”商容听完
后，笑道：“很好很好，你已经领
悟了存在之所是，我没什么能再告
诉你们的了。”说完，安然闭目，

与世长辞。
商容去世后，他的教诲一直回

响在老子的心海里，时不时激起一
些波澜。暮春之初，老子与弟子泛
舟于大江之上，只见江道曲折、烟
波浩渺，两岸高木斜折、绿草盎
然。老子回过头问：“道自然不是
平常事物所能比，但非得说的话，

天地间哪个事物更近似它？”弟子
们各呈己见，但多从大道无所不
包、至高至贵处着眼，寻找高贵强
大之物来作类比。老子摇头说：
“这些都相去甚远。道虽至高至贵
至强，但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
本、强以弱为根。万物中，我们船
下的水最接近于道，上善若水
啊！”

老子进而说：“水持守了‘柔
弱’，从而保有了自身的‘在’与
‘是’。因其能持有真我，才能发
挥真性情、真功用，事物也乐于与
之交往。你们看这岸上的草木，其
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在大风之
下，首先被吹折的就是那些看似刚
强高大的树木，小草、细柳看似弱
不禁风却俯而不倒、摇而不断。那
也是因为它们保有自身的柔弱，克
制了刚强自大的冲动。”一席言
罢，众弟子拊掌称善。

游船靠岸后，老子与弟子们走
进一个小村落，在一户人家门口讨
点水喝。这户人家四世同堂，年迈
者身体僵持、腿脚不便；壮年者身
负百斤重担，依然能立而谈笑；少
年嬉戏打闹、健步如飞；又有赤子
婴儿，在襁褓之中却哭声嘹亮。出
门后，老子感叹：“人之生也柔
弱，其死也坚强。柔弱增益则长
生，刚强增益则死亡，以此调和气
血，才是养生者，才是真持存
者。”

老子一行最终进入一处山林，
走了一段时间后豁然开朗，眼前出
现了一悬瀑布和一片水潭。老子指
着眼前的流水说：“正如溪流能攻
克高山、滴水可以穿石。天下没有
什么比水还柔弱的，但攻穿刚强之
物也没有什么能比得过它的。这是
因为水坚持、不更易，数十万年如
一日。世人闻道而喜，但不能坚
守，故慎终若始最为可贵。”众弟
子听罢，省思良久。

（文/陈成吒 来源：《解放
日报》）

老子为何说水最接近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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